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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方言已成为一
种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方言中
蕴含的民俗风情特色和历史文化
内涵已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关
注。可以说，方言是汉语世界中
独立于普通话之外，具有内在特
有风格和意蕴的一片语言天地。
在当代，相当一部分的表演艺术
作品已向方言这片神奇的天地进
军。从赵本山和巩汉林主演的小
品 《如此竞争》 到由冯巩充 当
“红角”的《没事偷着乐》，方言
都给广大观众带来了颇为另类的
审美体验。在人们的通常观 念
中，方言是一定地区风俗民情、
人文风韵的一种无形的载体。当
这种特殊载体进入文学时，又被
赋予了特殊意义。然而方言 写
作，却一直是个颇受争议的 话
题。本文拟以韩少功的《马桥词
典》为例，来简要论述方言写作
的利与弊。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的一
部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写法新奇
独特的长篇小说。该部作品收录
了马桥村许多鲜活而特别的日常
用语。这些话语是“湘味”十足
的，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片崭新的
语言天地。其中收录的每个词条
都可看作是对马桥民间口头 话
语——即口语的诠释。因而方言
写作在该作品中即体现为民间口
语写作。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
正反两面”，方言写作既有突出
的优点，也难免有一定的缺憾。
一.方言写作的优点
从 读 者 审 美 接 受 的 角 度 来
看，《马桥词典》不仅具有旺盛
的语言活力，还不拘泥于通常文
学作品的言语习惯。这样， 所
谓“正宗”的话语传统被它 颠
覆，而且作品有着引人入胜 的
内在意蕴和颇为深广的现实 意
义。
首先，方言写作一定程度上
能够激发作品的语言活力，使我
们的母语得以焕发青春。作家将
方言中一些颇为形象生动的词语
如点石成金般化入作品，极大地
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如在《马
桥词典》 中，“散发”是“死”
的意思。人的生命终结，即是各
种生命元素的分解与溃散。“哩
咯啷”这一颇具胡琴小调韵味的
拟声词指代“情人”，也指代游
戏性质的谈情说爱活动。“话
份”顾名思义，即为具有特权色
彩的话语权。这些鲜活的方言词
语闪烁着灿烂的地域光芒，也焕
发出语言的勃勃生机。顾城曾经
说过：“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
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 又
旧。”而富有生活气息，生动而
形象的方言词语“翻新”了我们
的母语“钞票”，使它的流通不
致僵死。
其次，方言写作是对文学作
品话语传统的有力颠覆，使得文
学作品从形式到内容能够向多元
化发展。长期以来，现代作家圈
中似乎形成了某种话语“定势”，
尤其是在词汇的运用上。一些词
语如“象牙之塔”、“空中楼阁”
等被固定地赋予了各自的特定意
义。而在《马桥词典》中，“不
和气”意为漂亮；“醒”意为愚
蠢；“科学”意为懒惰。这些带
着独特“乡味”的词语完全颠覆
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习惯。换
在普通话中，有些词语甚至具有
完全相反的涵义。这样的奇特话
语在文中的全新阐释吸引了读者
的眼球，从而使各词条下妙趣横
生的故事具有更强的艺术 感 染
力。另外一些词语的使用则体现
出“陌生化”的效果。如“模
范”在晴天时的用法与普通话相
同；而在雨天时的用法则完全相
反，指的是反面教材式的人物。
总之，方言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
颠覆了固有的话语传统，给读者
以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方言写作能够展现某
一特定区域的风俗民情。同时它
也有助于作家融入对地域历史文
化的回味以及对社会万象 的 思
考。从这一点来说，用方言创作
出来的作品能够对真实的民间世
界进行淋漓尽致的展示，作品因
而具有了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和深
广的文化底蕴。如 《马桥词典》
中，“发歌”即男人三两相聚，
呈“密谋”状小声唱歌的有趣仪
式。该仪式程式固定，歌曲内容
繁多，充分体现出马桥独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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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风俗。赛龙舟的习俗看似 寻
常，但在马桥，龙舟是精心特制
而成的，在下水前受到“比人还
娇贵”的百般呵护——多么有趣
的风俗！马桥还有不忠不义之人
死后进了棺材须面朝下，将他背
后钉九颗钉使他灵魂不得超生的
惯例；亦有对周边作恶多端之人
施以魔幻之咒的奇异传统。最后
这两种虽颇有陋俗之虞，但毕竟
也是地域风情的真实写照。上述
风俗中大多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渊
源。除了摹写民风民俗外，作者
还反思了意为“觉悟”的“觉”、
泛指一切好吃味道的“甜”等话
语深刻的社会内涵，并且从产生
这些话语的根源的角度，联系一
定的时代背景，并结合当今中外
诸多文化现象剖析话语的现实意
义。
由此可见，方言写作不仅激
发了作品的语言活力，开拓了语
言阐释的多向度空间，而且使民
间真实的风俗民情、文化历史获
得了真正的主体性意义和价值。
这是方言写作优点的深层次 体
现。
二.方言写作的缺憾
当今社会普通话写作大行其
道，而方言写作作为汉语写作的
一个分支，似乎日益被孤立 化
了。另外，当今推广普通话的政
策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浪潮。在它
的推动下，用作交际工具和文学
话语的方言都有被边缘化的 趋
势。于是，方言写作的命运何去
何从则成为人们颇为关注的 问
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方言写
作所具有的缺陷的思考。
首先，方言写作所展现出的
民间话语环境，对其特定地域外
的人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因而
作家在行文中对一些特殊的方言
话语的反复使用，可能给读者理
解文意的过程造成一定的障碍和
不便。在《马桥词典》中，“话
份”、“科学”、“宝气”等词语
的内涵与人们通常的交际用语有
着天壤之别。而这些被赋予特定
意义的词语常常在更为陌生、更
为新奇的语言环境中出现。这难
免会使得读者对整部作品大语境
的理解和把握有些偏差。一 方
面，读者必须不断翻查或回想那
些反复出现的方言词的涵义；另
一方面，读者有时难免会不明白
某些方言话语进入一个全新的语
言环境后会不会有新的意蕴。总
之，不断在新的陌生语言环境中
使用原本就“奇特”的话语，易
造成读者的审美偏差。
其次，为了突出行文语言的
乡土精神，方言写作在一定程度
上过于强调话语特定而具体的意
义，这往往会忽略文学语言的含
蓄蕴藉美感，从而造成读者部分
审美想象空间的缺失。如《马桥
词典》的结构编排即是按照词典
的体例，各词条下均是对该词清
晰无误的释义。而各个趣味小故
事基本围绕着这些语义明晰的词
条展开。如“打起发”词条下，
先是对该词的两条释义——“小
偷小摸”和“占便宜”；接着便
开始了罗地农民“打起发”，抢
劫平江县城的故事。这样的写法
有它的好处——能够让读者清楚
地明白方言词汇的内涵，并形象
展现马桥的地域民情。但是，读
者在审美过程中，容易单纯地重
视这些方言词的字面义，而忽略
了对文字内在深义的审美。而事
实上，整部作品大量充斥着完全
方言化的叙述和对话。这种方式
固然能够体现鲜活的地方生活气
息，但略嫌直白的语言，也必然
使读者审美联想空间的广度大打
折扣。《马桥词典》在思想内容
的地域性、充实性上明显高于那
些纯粹“为方言而方言”、以语
言“土得掉渣”为荣的作品，然
而它的艺术审美空间确实不够广
阔。
第三，正如一定地区有它特
定的风俗物产，方言作为一种地
域交际工具，正是该地区民间世
界真实状况的真实反映。方言中
也遗留有重男轻女、愚昧迷信等
落后消极因素。这些因素进入文
学作品即成为无可避免的糟粕。
如《马桥词典》中，对女人的称
谓 男 名 化——称 呼 姐 姐 为“小
哥”，妹妹为“小弟”，姨妈为
“小舅”等。以此为象征的文化
现象，是马桥女性普遍漠视自己
的性别特征，言语举止均 男 性
化，甚至鄙视自己身上的生理现
象。这种落后状况无疑是饱受外
界人诟病的。还有表示“宿命”
的“根”、表示“懒惰不堪”的
“科学”、表示“不祥的忌语”的
“嘴煞”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
度看都具有一定的愚昧或迷信的
成分。应该说，作品中这些白璧
微瑕之处根源不在于创作方面，
而在于方言本身。而方言一旦进
入文学作品，这些消极成分就无
法避免地成为作品思想内涵的一
部分了。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后记》
中饶有深意地写道：“词是有生
命的东西。”“它们在特定的事
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
诚然，方言词汇作为一种特殊的
语言单位构成句段篇章，并逐步
真正进入了文学世界。在方言词
语生命力的演变过程中，方言写
作的优点与缺憾都是清晰 明 了
的。那么，处于各类文学样式争
奇斗妍的汉语文学大花园之中方
言写作，它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
的呢？或许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让时间来回答这个兼涉文艺理论
与创作实践双重领域的疑难问题
了。
倪思然，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
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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